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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
茶
樓
點
心
，
最
多
人
愛
吃
的
，
除
了
蝦
餃
燒
買
叉
燒

包
，
其
次
就
是
各
色
各
樣
腸
粉
，
而
且
食
客
多
是
女
士
，
如

果
三
五
女
友
聚
頭
，
點
心
單
上
只
要
有
誰
劃
上
腸
粉
，
大
家

都
不
會
有
甚
麼
異
議
，
腸
粉
就
像
是
她
們
的
心
頭
好
。
奇
怪

的
是
，
蝦
餃
燒
買
叉
燒
包
好
不
好
，
最
常
見
人
評
論
，
腸
粉

嘛
，
大
家
要
求
不
大
，
總
是
得
過
且
過
，
沒
見
人
說
過
好
，
也
沒

見
人
彈
過
壞
，
好
好
壞
壞
，
一
小
碟
總
掃
清
光
。

筆
者
是
腸
粉
迷
，
可
是
已
多
年
沒
吃
過
茶
樓
腸
粉
，
原
因
是
之

前
吃
過
大
部
分
茶
樓
腸
粉
，
幾
乎
無
一
愜
意
，
所
以
就
算
遵
從
大

夥
兒
意
見
點
了
腸
粉
，
自
己
都
很
少
下
箸
。

原
因
是
有
次
家
人
買
過
某
家
粉
廠
的
白
腸
粉
，
回
來
自
己
蒸
吃

過
，
感
到
所
有
茶
樓
的
水
準
都
給
比
下
去
，
往
後
就
少
吃
茶
樓
腸

粉
了
。

茶
樓
點
心
大
師
傅
甚
麼
難
度
的
點
心
都
做
得
出
來
，
腸
粉
這
麼

小
道
為
甚
麼
沒
可
能
做
得
好
？
不
止
茶
樓
，
就
是
某
上
過
米
芝
蓮

星
榜
的
腸
粉
店
，
筆
者
吃
過
，
也
覺
得
平
平
無
奇
，
可
能
老
米
沒

見
過
腸
粉
，
沒
可
能
買
過
真
正
製
粉
廠
直
銷
的
腸
粉
，
更
沒
光
顧

比
較
過
某
區
街
坊
路
邊
小
食
檔
，
才
好
奇
給
星
，
因
為
除
了
粉
廠

直
銷
的
腸
粉
，
某
區
街
坊
路
邊
小
食
腸
粉
，
經
常
﹁
站
﹂
滿
食

客
，
家
人
打
包
買
過
，
口
感
奇
佳
。

筆
者
自
從
吃
過
出
自
粉
廠
的
腸
粉
，
已
不
再
吃
甚
麼
星
級
酒
家
腸
粉
，
因
為

明
白
到
工
夫
大
有
大
做
，
小
有
小
做
，
酒
家
雞
鮑
翅
做
得
好
是
另
一
回
事
，
小

點
心
未
必
就
弄
得
好
，
腸
粉
大
都
聊
備
一
格
應
酬
食
客
，
總
是
臨
時
酹
些
米
漿

弄
出
來
的
急
就
章
，
潺
而
不
滑
，

滑
而
不
爽
。

據
老
澳
門
親
友
說
，
最
好
吃

的
，
還
是
他
們
小
時
候
當
地
的

﹁
豬
腸
粉
﹂，
特
別
強
調
那
個
﹁
豬
﹂

字
，
是
那
年
代
的
腸
粉
，
不
是
香

港
鵝
腸
那
麼
小
，
而
是
﹁
豬
﹂
的

大
腸
那
麼
大
，
剪
刀
斜
切
，
塗
上

紅
辣
椒
醬
麻
油
，
仍
可
以
看
到
層

層
鮮
明
雲
狀
捲
紋
，
口
感
美
感
一

樣
迷
人
，
他
說
得
口
沫
橫
飛
，
閉

目
想
像
，
也
同
樣
教
人
口
角
流

涎
，
可
惜
多
次
遊
澳
，
至
今
未
曾

吃
過
，
不
知
道
是
否
還
有
攤
檔
，

保
持
當
年
水
準
。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腸粉好吃不好吃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公
司
規
定
劇
集
必
須
於
開
拍
前
一
個
月
完
成
全

部
劇
本
，
給
導
演
及
劇
組
有
充
足
時
間
作
準
備
，

如
尋
找
拍
攝
場
地
、
找
特
別
道
具
、
武
指
設
計
動

作
、
給
演
員
熟
讀
劇
本
，
讓
梳
頭
、
化
妝
、
服
裝

同
事
為
演
員
設
計
造
型
等
。
如
果
萬
一
劇
本
有
所

延
誤
，
整
個
劇
組
的
開
拍
日
期
也
得
順
延
推
後
。
換
言

之
，
編
劇
隨
時
一
個
累
全
家
，
一
時
間
所
有
編
劇
組
的

同
事
都
為
這
個
劇
本
的
死
線
進
入
了
恐
慌
狀
態
。

這
段
期
間
，
我
也
為
了
這
死
線
而
趕
工
，
可
是
卻
不

幸
地
病
倒
了
，
而
且
還
病
了
足
足
一
個
星
期
。
要
知
道

在
這
個
兵
慌
馬
亂
的
時
候
，
病
一
星
期
是
多
麼
奢
侈
的

事
。
之
前
，
一
心
想
要
趕
快
度
起
分
場
，
然
後
就
可
以

安
心
趕
稿
，
於
是
馬
不
停
蹄
的
趕
工
，
甚
至
破
例
不
惜

開
了
幾
晚
夜
工
，
最
後
一
集
分
場
直
踩
至
凌
晨
三
點
幾

才
收
工
，
已
經
很
久
未
試
過
這
種
開
夜
的
滋
味
了
。
誰

知
也
不
得
不
認
老
，
開
夜
過
後
，
翌
日
起
來
就
已
經
發

燒
，
加
上
近
排
惡
菌
橫
行
，
兩
天
也
沒
法
退
燒
。

為
了
早
點
復
元
，
可
以
再
投
入
工
作
，
決
定
馬
上
就

去
看
醫
生
，
吃
了
藥
燒
稍
退
了
，
可
是
病
情
卻
沒
有
好
起
來
，
變

成
了
喉
嚨
發
炎
，
喉
嚨
痛
得
晚
上
也
無
法
入
睡
，
之
後
再
演
變
成

咳
嗽
，
再
加
鼻
水
長
流
不
息
。
結
果
一
共
看
了
兩
次
中
醫
、
一
次

西
醫
，
可
是
咳
嗽
依
然
未
減
，
於
是
再
用
朋
友
教
的
獨
門
秘
方—

—

川
貝
燉
蜜
糖
，
才
把
咳
嗽
治
好
。
本
以
為
只
是
普
通
感
冒
，
卻
花

了
近
千
元
，
足
足
一
個
星
期
，
才
能
再
次
投
入
工
作
，
真
不
知
是

現
今
惡
菌
太
厲
害
？
還
是
這
個
年
頭
的
醫
生
都
靠
不
住
？

年
輕
時
開
夜
實
在
是
家
常
便
飯
，
尤
其
初
入
行
時
，
每
天
放
工

後
都
會
在
公
司
賴
㠥
不
走
，
等
到
其
他
同
事
也
收
工
了
，
然
後
再

一
起
去
食
飯
、
唱
K
，
玩
至
三
更
半
夜
，
甚
至
通
宵
達
旦
，
才
感

盡
興
。
就
算
要
工
作
，
上
司
放
四
天
時
間
給
我
們
回
去
寫
稿
，
但

總
會
先
玩
兩
天
，
第
三
天
用
來
收
拾
心
情
，
然
後
用
最
後
一
天
時

間
，
開
通
宵
來
完
成
劇
本
。
後
來
秘
撈
年
代
盛
行
，
晚
上
放
工
之

後
，
接
連
又
去
趕
下
場
，
開
會
傾
秘
撈
工
作
，
大
陸
劇
、
馬
拉

劇
、
台
灣
劇
全
都
不
放
過
。
有
時
放
工
回
到
家
裡
，
喝
杯
咖
啡
，

又
要
開
筆
寫
秘
撈
稿
，
經
常
每
天
只
睡
三
、
四
個
小
時
，
畢
竟
那

時
候
還
年
輕
。

近
年
已
絕
少
捱
夜
，
通
宵
就
更
加
多
年
沒
試
過
，
因
為
年
紀
確

實
已
經
不
輕
，
再
不
是
十
八
廿
二
的
年
代
，
捱
一
晚
夜
隨
時
要
一

個
星
期
才
能
復
元
。
有
時
迫
不
得
已
要
開
夜
趕
稿
，
但
第
二
天
起

來
之
後
，
整
個
早
上
都
似
魂
遊
太
虛
，
精
神
萎
靡
，
根
本
無
法
集

中
精
神
工
作
，
結
果
整
天
大
腦
便
秘
，
思
想
閉
塞
，
工
作
反
而
拖

延
了
。
開
一
晚
夜
換
來
如
此
大
的
代
價
，
實
在
得
不
償
失
，
所
以

自
此
已
絕
少
開
夜
。

可
是
，
公
司
定
下
的
死
線
，
卻
不
能
延
誤
。
許
多
同
事
應
付
死

線
的
方
法
，
就
是
少
睡
一
點
，
騰
出
多
點
時
間
來
工
作
。
我
經
此

一
病
之
後
，
絕
不
會
認
同
這
方
法
，
相
反
必
須
要
有
足
夠
休
息
，

才
是
應
付
死
線
的
良
策
，
因
為
有
健
康
的
身
體
、
充
沛
的
精
神
，

才
有
氣
力
與
劇
本
搏
鬥
。
但
當
然
有
健
康
的
身
體
之
餘
，
也
切
忌

心
散
，
要
專
心
致
志
，
才
會
有
成
效
。
要
集
中
精
神
工
作
，
另
一

最
佳
方
法
就
是
工
作
時
忌
上
網
、
忌
﹁
臉
書
﹂、
忌
微
博
、
忌
接

龍
，
可
是
又
有
多
少
個
編
劇
做
得
到
呢
？

但
願
在
死
線
到
臨
之
前
，
可
以
一
直
保
持
㠥
身
體
健
康
，
完
成

所
有
工
作
，
亦
祝
願
大
家
也
身
體
健
康
！

身體健康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最
近
，
︽
人
民
日
報
︾
曾
刊
登

一
大
幅
諷
刺
漫
畫
，
諷
刺
醫
院
為

了
創
收
，
經
常
對
病
人
作
一
些
不

必
要
的
輸
液
和
檢
查
。
畫
面
是
一

個
病
人
的
手
臂
，
居
然
懸
上
八
條

吊
針
！

年
近
歲
晚
，
持
有
醫
療
保
險
的
病
患

者
，
反
映
﹁
住
院
難
﹂
和
﹁
手
術
難
﹂。

原
因
是
內
地
醫
院
的
醫
療
保
險
限
額
告

罄
，
醫
院
為
了
保
收
，
便
對
醫
療
保
險

患
者
採
取
推
諉
政
策
，
使
病
人
到
處
碰

壁
。
重
病
住
不
進
院
，
小
病
拿
不
到

藥
。
更
有
甚
者
，
如
果
是
自
費
病
人
，

卻
是
醫
院
門
大
開
，
有
錢
可
進
來
。

原
因
是
隨
㠥
病
人
的
增
加
，
醫
保
基

金
不
堪
重
負
，
許
多
地
方
推
行
了
付
給

醫
院
的
醫
保
費
限
額
全
包
制
度
。
當
醫

保
額
度
用
完
以
後
，
醫
院
和
醫
生
為
了

避
免
多
收
病
人
多
賠
，
就
把
病
人
推
之

門
外
。

為
甚
麼
會
是
醫
保
額
度
在
年
終
之
前

提
早
用
完
？
這
就
是
浪
費
型
醫
療
的
結
果
。
許
多
人

都
知
道
，
內
地
醫
院
很
喜
歡
為
病
人
作
多
種
並
不
是

完
全
必
要
的
檢
查
，
也
為
病
人
開
一
些
不
完
全
必
要

的
貴
價
藥
品
，
以
這
樣
的
創
收
來
﹁
分
紅
﹂。
醫
保

患
者
未
必
同
意
多
作
這
類
檢
查
和
吃
這
麼
多
貴
藥
，

但
既
然
是
醫
保
包
了
，
又
得
聽
醫
生
的
，
只
好
如

此
。如

果
醫
保
支
付
制
度
沒
有
和
醫
生
的
參
與
相
結

合
，
浪
費
是
必
然
的
。
要
改
變
浪
費
性
的
醫
療
為
節

約
性
的
醫
療
，
便
應
使
醫
生
在
節
約
費
用
中
增
加
收

入
，
而
不
是
在
浪
費
中
獲
益
。

但
是
內
地
當
醫
生
這
個
行
業
，
正
常
的
薪
金
收
入

比
其
他
的
專
業
為
低
。
歷
來
都
是
靠
創
收
分
紅
和
藥

廠
的
回
佣
增
加
收
入
。
更
不
正
常
的
便
是
收
取
病
患

者
的
﹁
紅
包
﹂，
這
已
經
是
公
開
的
秘
密
。
如
此
行

徑
使
醫
療
部
門
市
儈
化
，
醫
生
的
﹁
救
死
扶
傷
，
發

揮
革
命
的
人
道
主
義
﹂
也
無
從
談
起
。

過
去
內
地
已
經
公
開
批
評
﹁
醫
學
人
文
的
淪

落
﹂。
但
是
現
代
更
風
聞
高
中
畢
業
生
不
願
學
醫
，

認
為
學
醫
既
辛
苦
又
在
畢
業
後
從
事
醫
生
行
業
，
更

受
人
咒
罵
，
待
遇
又
不
是
很
高
。
不
如
學
經
濟
金
融

等
專
業
，
畢
業
後
賺
錢
更
多
，
更
有
前
途
。
學
業
成

績
優
秀
的
不
學
醫
，
這
與
國
際
趨
勢
背
道
而
馳
。

優秀青年不學醫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李
前
輩
是
中
國
近
代
史
研
究
專

家
，
醉
心
於
國
共
黨
爭
的
歷
史
因
由

和
影
響
，
而
對
牽
涉
其
中
的
名
人
故

事
更
是
嫻
熟
得
如
數
家
珍
，
背
誦
如

流
。

李
前
輩
亦
是
一
位
旅
遊
專
家
，
對
具
歷

史
背
景
的
目
的
地
更
為
嚮
往
，
往
往
為
了

能
親
訪
先
烈
的
遺
跡
、
重
踏
前
人
的
足

印
，
不
惜
千
山
萬
水
、
迂
迴
曲
折
的
繞
徑

而
行
，
尋
尋
覓
覓
，
為
的
是
印
證
歷
史
記

載
。去

年
九
月
李
前
輩
力
邀
參
與
延
安
之

旅
，
同
遊
中
國
革
命
聖
地
，
但
因
早
與
好

友
有
約
，
遂
失
之
交
臂
。
剛
踏
入
新
的
一

年
，
再
有
機
會
與
李
前
輩
同
行
，
自
然
不

會
錯
過
。
今
次
走
到
的
是
惠
州
、
海
豐
、

潮
汕
的
路
線
，
初
以
為
是
一
趟
美
食
之

旅
，
看
過
行
程
安
排
，
才
知
道
是
一
次
殊

不
簡
單
的
文
史
精
華
遊
！

由
香
港
出
發
，
經
深
圳
進
入
廣
東
省
腹

地
，
先
遊
惠
州
、
訪
西
湖
，
重
拾
蘇
東
坡
當
年
被

貶
、
卻
為
惠
州
百
姓
助
築
堤
橋
的
功
績
；
登
飛
鵝

嶺
，
探
當
年
國
民
革
命
軍
東
征
的
主
戰
場
。

海
豐
這
個
汕
尾
城
市
，
蘊
含
㠥
豐
富
的
人
文
歷
史

背
景
，
陳
炯
明
、
彭
湃
、
馬
思
聰
、
甚
至
遠
至
南
宋

時
代
的
文
天
祥
都
在
這
裡
遺
留
了
重
要
的
歷
史
足

印
。一

直
以
來
，
都
以
為
潮
州
、
汕
頭
只
有
美
食
吸

引
，
殊
不
知
兩
地
均
保
留
㠥
令
人
意
料
之
外
的
文
史

材
料
。
樟
林
古
港
是
中
國
第
一
個
遠
通
國
際
的
通
商

港
口
，
同
時
亦
隱
藏
㠥
中
國
人
流
徙
海
外
的
悲
歌
，

這
些
故
事
都
要
紅
頭
船
說
起
。
潮
汕
亦
是
在
海
外
謀

生
、
致
富
的
華
僑
，
落
葉
歸
根
、
安
身
立
命
的
靜

土
。李

前
輩
振
臂
一
呼
，
便
召
集
了
二
十
多
人
，
跟
隨

㠥
他
遊
玩
這
些
看
似
普
通
平
凡
，
實
質
卻
是
內
涵
豐

碩
的
旅
遊
點
，
加
上
沿
途
動
聽
的
解
說
，
大
家
就
像

在
上
活
動
的
歷
史
課
堂
！

活動的歷史課堂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新
西
蘭
航
空
公
司
，
曾
經

僱
用
了
三
十
個
人
，
每
人
付

七
百
七
十
七
美
元
，
要
他
們

把
頭
髮
剃
去
，
在
上
面
貼
上

臨
時
性
的
刺
青
，
刺
青
寫

㠥
：
需
要
一
點
變
化
嗎
？
到
新
西

蘭
來
吧
。
﹂

這
是
︽
錢
買
不
到
的
東
西—

—

金
錢
與
正
義
的
攻
防
︾
一
書
說

的
，
這
是
利
用
個
人
身
體
來
賺
錢

的
方
法
之
一
。
不
過
，
這
個
方

法
，
只
是
短
暫
的
。
就
像
去
年
出

現
在
中
環
那
些
型
男
一
樣
，
廣
告

效
果
達
到
之
後
，
就
消
失
不
見

了
。其

實
，
利
用
人
的
身
體
來
做
廣

告
，
有
的
需
要
花
錢
，
有
的
卻
不

要
花
錢
，
不
花
錢
還
有
人
搶
㠥
去
做
呢
！
比

如
名
牌
的
服
飾
和
手
錶
，
運
動
名
將
穿
戴

時
，
是
收
錢
的
，
但
如
果
你
是
普
通
人
，
你

就
要
去
血
拚
搶
購
了
。
而
當
你
穿
上
之
後
，

一
樣
是
在
替
名
牌
做
㠥
廣
告
。

廣
告
花
式
千
奇
百
怪
，
以
前
美
國
有
間
花

店
的
店
前
廣
告
是
：
吸
煙
或
者
忘
記
你
太
太

的
生
日
，
是
有
害
健
康
的
。
內
人
去
幫
忙
的

花
店
，
我
就
曾
建
議
也
在
特
定
時
日
貼
上
廣

告
，
吸
引
行
人
路
過
時
看
了
會
想
到
買
花
。

比
如
今
年
的
一
月
四
日
，
普
通
話
諧
音
是
愛

你
一
生
一
世
。

很
多
年
前
，
美
國
奧
克
拉
荷
馬
市
一
份
報

章
的
分
類
廣
告
上
，
刊
出
了
一
則
這
樣
的
廣

告
：
﹁
舊
墓
碑
出
售
。
特
別
適
合
姓
鍾
斯
的

家
庭
。
﹂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美
國
洛

杉
磯
的
一
所
教
堂
貼
出
這
樣
的
啟
事
：
﹁
避

開
聖
誕
人
擠
人
的
情
況
，
今
天
就
進
來
祈
禱

吧
。
﹂

廣
告
的
藝
術
，
在
於
出
奇
制
勝
，
在
於
提

供
你
一
份
訊
息
。
在
訊
息
裡
，
你
會
發
覺
，

原
來
你
一
生
夢
寐
以
求
的
東
西
，
是
你
聽
都

未
曾
聽
過
的
。
所
以
，
別
替
廣
告
商
擔
心
花

了
那
麼
多
錢
來
刊
登
廣
告
，
因
為
一
旦
你
太

太
看
到
之
後
，
你
開
支
就
不
堪
設
想
了
。

廣 告
興　國

隨想
國

演
員
說
拍
他
的
電
影
很
累
，
因
為
劇

本
常
常
修
改
，
拍
攝
時
間
也
超
出
預

期
，
但
他
們
都
樂
意
接
他
的
戲
；
影
迷

說
看
他
的
電
影
也
很
累
，
因
為
節
奏

慢
、
情
節
散
，
看
不
懂
，
但
仍
然
走
入

戲
院
；
投
資
者
責
他
拍
片
常
超
出
預
算
，
叫

好
不
叫
座
，
但
繼
續
有
人
投
資⋯

⋯

這
就
夠

了
。難

得
的
是
，
王
家
衛
大
師
每
一
部
作
品
都

受
期
待
，
也
受
注
目
，
常
被
品
評
，
也
常
受

批
評
。
作
為
一
位
導
演
，
我
想
，
也
已
足
夠

了
。
又
不
是
為
了
宣
傳
說
教
，
何
必
非
弄
清

楚
不
可
，
更
不
必
理
會
人
們
接
不
接
受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相
處
亦
然
，
不
需
要
看
得
懂
這

個
人
，
只
要
能
感
受
到
這
顆
心
。

其
實
，
看
電
影
可
以
是
一
種
消
閒
娛
樂
，

也
可
以
是
一
種
藝
術
欣
賞
。
消
閒
當
然
就
是

為
了
尋
開
心
，
感
覺
舒
服
，
已
足
夠
。
藝
術

品
亦
然
，
視
覺
饗
宴
重
要
是
感
覺
愉
悅
，
又

有
所
頓
悟
，
也
已
足
夠
，
明
不
明
白
，
也
不

重
要
。

看
電
影
不
同
於
看
電
視
劇
，
後
者
是
一
種

雅
俗
共
賞
的
娛
樂
，
是
驅
逐
孤
獨
的
安
慰

劑
；
前
者
恰
恰
相
反
，
它
為
你
創
造
一
個
靜

謐
的
黑
暗
空
間
，
讓
你
體
驗
真
正
的
孤
獨
，

只
要
真
的
投
入
身
心
，
會
感
覺
孤
而
不
寡
，

寡
中
見
眾
。
因
為
電
影
的
魅
力
不
在
她
的
敘

述
性
，
而
是
她
營
造
出
來
的
氛
圍
，
這
種
氛
圍
令
人
感

受
到
愛—

—

兩
個
小
時
的
愛
，
以
及
兩
個
小
時
的
快
樂
，

然
後
走
出
黑
暗
，
帶
㠥
笑
容
，
迎
接
另
一
個
明
朗
的

天
。看

波
蘭
斯
基
的
電
影
，
有
多
少
人
看
得
懂
？
或
者
說

有
多
少
人
有
耐
性
去
懂
它
／
他
，
但
它
／
他
還
是
有
自

己
的
粉
絲
，
看
不
懂
卻
反
覆
看
的
忠
實
粉
絲
。

王
家
衛
大
概
也
不
希
望
觀
眾
看
懂
他
，
藏
在
墨
鏡
後

的
他
給
你
要
留
下
一
點
想
像
的
空
間
，
甚
至
一
點
點
遺

憾
，
令
你
去
把
它
圓
滿
，
就
像
人
生
，
你
永
遠
都
看
不

透
，
才
充
滿
很
多
的
可
能
。

看
懂
了
，
就
不
再
回
味
；
明
白
了
，
就
不
會
再
來
。

這
當
中
，
還
包
括
了
梁
朝
偉
那
雙
曖
昧
的
眼
神
。
否

則
，
風
格
消
失
了
，
大
師
也
會
隨
之
而
去
了
。
幸
好
，

﹁
一
代
宗
師
﹂
還
在
，
在
夜
裡
，
久
別
再
重
逢
，
念
念
不

忘
，
有
裡
子
，
也
有
面
子
。

看不懂的人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從濟南市中心驅車沿經十東路一直向東，到章
丘官莊境內看到一座石牌坊右拐，一個多小時就
到了朱家峪。

由北向南走進古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巍
峨的古圩子牆和一個高大的拱形石門。這種佈局
風格，不禁令我想起了當年提倡「高築牆、廣積
糧」的明太祖朱元璋，這古村落莫非明代所建？

果然不出所料，導遊介紹說，這村原名城角
峪，1371年即明洪武四年，朱氏家族始祖朱良盛
攜眷自河北棗強遷來，因與明太祖朱元璋同姓，
屬於國姓，就改名為朱家峪，至今已有643年的歷
史，享有「齊魯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標本」之美
譽，被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授予「中國歷史文化
名村」的稱號。

圩子牆橫㛸於村東白虎嶺和村西雁落山之間，
青石高牆，沿山勢而建，長約1.5公里，寬3米。有
3個門，都用青石砌成，中間為「禮門」，造型很
像曲阜孔廟的戟門，只是矮小一些，門庭上面嵌
有石質匾額，書「禮門」二字。禮門的名字源自
於《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禮門除作
為出入口外，還提醒人們要「進禮門，行義路」，
做人必須遵循禮儀。進了禮門，頂上是文昌閣，
相傳建於清康熙十八年，村裡一朱姓大戶出了一
位進士，功成名就後為光宗耀祖，傳承老祖宗朱
熹「耕讀傳家」的遺訓，期盼村民讀書成才、官
運亨通，就建了這座雕樑畫棟的廟宇，取名文昌
閣。沿台階而上，只見閣簷下嵌有「學宮仰止」
四個大字，兩根廊柱上有一對楹聯，「文閣覽勝
廣聚日月之精華，慧眼識英大開天地之文章」。廟
內供奉文昌帝君，右手攬鬚，左手握書。內牆四
周繪有彩圖，東牆為眾多狀元魁首，身㠥官袍，
頭戴烏紗；西牆為一幅龍騰虎躍圖，寓有「騰登

龍門」之意。據說建了此廟後，這偏僻的小村出
了不少舉人、進士，難道到小廟拜文曲星果然靈
驗？導遊告訴我們，這個村子一向崇尚文化，連
村裡的地名都帶有書卷氣，如村南的山叫文峰
山，村西一座山叫筆架山。明清以來，最多時村
裡有各類私塾近二十處；早在民國初年，這裡就
興辦了新式的文峰小學。20世紀30年代初，又辦
起了女子學校，讓村裡的女孩子上學讀書。

一個偏僻的山區小村能夠舉辦女子學校，這在
當時的中國農村是非常罕見的。

從文昌閣倚欄遠眺，只見東、南、西三面有九
座大小高低不露頭的青山環繞，古村就像坐在一
把巨大的太師椅裡，小溪穿村而過，儼然是舊時

「枕山、環水、畫屏」選擇村址理念的一個活標
本。在這裡攬勝，確實可以聚日月之精華；向南
遠眺，文峰山上的魁星樓與文昌閣遙遙相對，寓
意是「魁星點狀元，文星主仕途」，有文曲星和魁
星庇護，難怪自古以來這座偏僻山村裡的學子們
能摘星奪魁、文運亨通。

文昌閣東南緊靠㠥一排青石根基、粉牆黑瓦、
整齊有致的四進院落。這是上世紀40年代建立的
山陰小學，後曾改為中學和師範，學校的大門與
廣州的黃埔軍校大門頗有點相像。如今，這裡闢
建為朱家峪民俗文化展覽館。

出了山陰小學故址西拐，沿村間小路向南，東
側是小山崗，路西是一條小溪，一個個白牆灰瓦
的四合院民居依山傍水，朱氏家祠、女子學校故
址、進士故居和關帝廟等坐落兩側，有的民居雖
比較陳舊，但栩栩如生的門雕，飛簷走獸的屋
頂，磚雕精砌的影壁牆，路邊攤煎餅、推石磨、
搖小紡車的村姑，古老壇井邊洗浣的鄉嫂，無不
展示出古村落深厚的文化積澱和獨特的風土人
情。

始建於明代的關帝廟，嵌在一座石牆內，三面
用大青石砌成，外加石柱，上橫石匾，內有關公
塑像。石柱上鐫刻有一副楹聯，「文官執筆安天
下，武將揮刀定太平」，橫批為「亙古一人」。村
裡像關帝廟這樣朝拜聖人、祭天求雨、企盼風調
雨順的祠廟很多，如，祭祀孔子、孟子、顏子、
曾子、朱熹的五聖祠，還有玉皇祠、山神廟、魯
班廟、觀音堂、土地廟等，大都修繕完好，但也
有的只剩遺址。

從關帝廟向東，有一塊小開闊地，四條小街呈
扇形通向全村，各條小街又衍生出許多小巷，形
成曲徑通幽獨特景觀。朱家峪群山懷抱，雨季山
水漫流、泉水淙淙，因而村內溪流縱橫，小橋很
多，最出名的要數壇井北側兩座敞肩式石拱立交
橋。這兩座橋建成於康熙年間，堪稱中國立交橋
的雛形。一座在西北，建於康熙九年，一座在東
南，建於康熙二十七年。兩座立交橋相距11米，
形成八字形，橋下彎曲的青石板路穿橋而過。橋
不高，門洞高約3米，寬2米，都用
石塊砌成，石塊間並沒有用灰泥抹
縫，卻能嚴絲合縫地粘連在一起。
雨季，古村南側和東南側的山水喧
囂奔騰到壇井，順流而下，水勢湍
急，衝向立交，但兩橋至今仍傲然
屹立，十分堅固。平日裡，橋上橋
下均可走人；雨季，橋上可以走
人，橋下可以洩洪。橋下寬敞的石
板路兼洩洪道，同古村的排水系統
有機地連為一體。整個村子雖然坐
落在山坳裡，但從未受淹，足見古
村先民的聰明智慧。

離開康熙立交，沿村中的東崖頭
街向東北方向走去，不遠處是一棵

古槐。據考證，樹齡與村齡相同。樹幹斑駁，胸
圍有兩米多粗，距地面1.3米高處已有三個被風雨
或蟲害蛀蝕的空洞，但樹冠依然碩大，枝繁葉
茂，樹幹向西傾斜，像一位駝背而頭腦依然清醒
的老人，見證㠥古村的歷史滄桑。《闖關東》等
多部電影電視連續劇的許多場景都是在這棵大槐
樹下拍攝的。大槐樹的東側有兩個四合院，據稱
是《闖關東》主人公朱開山的老家，許多場景取
之於此。從此，古村朱家峪隨㠥《闖關東》的熱
播而更加聲名遠揚。

走到東崖頭街北頭，古圩子牆再次展現在我的
眼前。導遊告訴我們，清朝末年，戰亂頻繁，特
別是同治年間，捻軍三次進入古村所在的縣域，
村民借助圩牆，抵禦捻軍。據該村《朱氏家譜》
記載，「同治年間，朱家峪時遭匪之苦⋯⋯全村
諸姓氏族長，防患於未然，為確保村民平安，決
議修圩門，築圩牆，建哨門，蓋『更屋』，組織民
丁，日夜輪流站崗放哨，在圩牆布下土槍、土
炮，前來眾匪，望圩牆而卻步，不敢貿然進犯。」

回望橫㛸在眼前的這古圩子牆及牆內的古村
落，悠悠歲月湮沒不了披戴在她身上的滾滾歷史
風塵。雖歷經風霜，但有文脈在，古老的朱家峪
依然年輕，依然充滿獨特的魅力。

齊魯第一古村朱家峪

■朱家峪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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